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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安

每次从城里回老家上丁过年，我都

会选择走临石线。那条“最美公路”，不

仅有美丽的沿途风景，而且是我的成长

之路、求学之路，承载着我说不尽道不

完的满满记忆。

今年春节前，我正巧参加市作协组织

的“碧水舟山”采风活动。那天，当我沿着

舟山溪走进舟山二村古民居建筑群时，30

多年前的记忆在一砖一瓦和一街一巷之

间，渐渐清晰起来，儿时跟着父亲来大舅

公阿务家拜年的情景也浮现在眼前。

舟山二村四面环山，整个村落呈葫

芦形状，上百幢明至民国初的古建筑林

立。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大舅公依靠

自己勤劳的双手，用积攒的资金买下传

灌三层楼和洵元古民居的部分房产。

目前，这些房产已分别由他的大儿子和

二儿子继承。

大舅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他家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也已经不大清

楚，只记得他家的门前有一口很大的池

塘。走在古民居的街巷，我主动跟舟山二

村上了年纪的村民聊起了大舅公。一位

老年妇女指着那口“风水塘”告诉我：“在

池塘的东北面有幢民房，大门进去就是你

大舅公的家。”那熟悉的老房子，瞬间拨动

了我的记忆，让我穿越回30多年前。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

初，农村人除了送报送信的邮递员有辆

自行车外，很少有人买得起自行车。人

们外出主要靠两条腿走路，也就是我们

常调侃的“11路公交车”。从我能记事

起，到大舅公家拜年，一直是父亲用箩

筐挑着去的。

一只箩筐里装的是小麦饼、金针炖

肉和草纸包裹着的兰花根等拜年货，而

另一只箩筐里装的则是我。父亲用扁

担挑起两只小方箩，走起路来一摇一

晃，扁担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早

上从上丁村出发，到舟山二村足足有二

十多里路，到达时大约中午，刚好能赶

上吃午饭。现在说起来，那点路程并不

遥远，但在那个时候，如果要一天来回

走，还是有些累的。所以，我们都会在

大舅公家住上一晚。

那时，大舅公已经七十多岁了，但面

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双三角眼，上唇和

下巴都留着胡子，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

绝，而且语速特别快。虽然一大把年纪，

他却最爱吃硬米饭，每次去拜年，他都念

念不忘我奶奶在大年三十蒸的“两年

饭”，说装在碗里粒粒可见，越嚼越香。

大舅公是个戏迷，在村里流传着

“阿务不到，戏不开场”的说法。每回拜

年吃完晚饭后，他总喜欢跟我父亲讲一

些陈年往事，我对这些倒不感兴趣。唯

独有一点，是我一直想看却从未见过

的。听说，大舅公会武功，刀枪棍样样

在行，可以一打三。每次聊天聊到兴奋

时，他就会在厨房拿起一把扫帚和一把

火锹，将扫帚递给我父亲，然后走到厨

房中间摆好架势。他一边慢慢挥舞火

锹，一边对我父亲焦急地催促：“星，你

敲过来啊！”父亲可能是顾及大舅公已

上了年纪，迟迟没有做任何敲打的动

作。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总想着能看到大舅公的

武术表演。

在大舅公家住，我还闹出了天大的

笑话，至今说出来都会感到脸红。那

时，给我们盖的被子是一床染印着青底

白花的土布被，看上去有些破旧，当时

我就不肯睡，还叫嚷着：“这是讨饭侬家

的被子！”

拜完年的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饭就

要准备回家了。闻讯赶来的小妗婆，一

只手拿着装满黄豆的大碗（拜年时装金

针炖肉的碗），另一只手拎着一捆作为回

礼的粉干，上面还插着一张红纸，显得格

外喜庆。临走时，小妗婆掀起围在腰间

的土布围裙，从口袋里慢慢掏出一个皱

巴巴的红包，一边热情地往我口袋里塞，

一边说道：“小孩子不要嫌少，给你买几

块糖吃吃！”紧接着，大舅公也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红包，直往我的口袋里塞。

那时的红包，只是一张长条形的红

纸，把钱折叠后包在外面，一看就知道

包着的是二角还是五角，就是猜不准里

面到底包了几张。

后来，父亲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

车。自那以后，去大舅公家拜年，我也

从小方箩里坐到了自行车后方的小板

座上。拜年的路走得更快、更舒坦，一

天就能来回，再也不用住在大舅公家过

夜了。

□杨方

梅比人活得长。活得最长的几株

梅多在寺庙里。晋梅在江心寺，隋梅在

国清寺，楚梅在章华寺，宋梅在报慈寺，

唐梅在安隐寺。

永康的普明禅寺也有一株二百年

的绿萼梅。己亥年正月初八，白昼时雨

时晴，宜室宜家。暮晚雨停，风止，宜普

明禅寺赏梅。约了七八个人，皆草木众

人。弹琴者谁？美少年攀与水木清

华。吹箫者谁？友人竹壶轩。另有吟

诗者李向青，散文者慧敏与洪波，昆曲

者雅娟。袖手听琴者徐加方。我是提

马灯的，心雨生炭炉。种梅者谁？普明

禅寺上明下修也。

我生长在北地，西北偏北的地方，

只有热烈蓬勃的杏花、苹果花，没有

梅。来南方后，有一次深夜，去孤山寻

苏曼殊的墓，墓没有寻到，却撞见了苏

曼殊曾经撞见过的梅。梅影动，疑是穿

了僧衣的苏曼殊拂袖而过，于是，一株

梅树一株梅树地追过去。花落一地，捡

起一朵，惊觉相思不露，原来梅已入

骨。我不知自己因何喜欢梅，有那么几

年，年年梅开，都要跑去孤山看梅，那是

一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喜欢。

我也并非喜欢所有的梅。江边梅、

公园梅，在我看来不过是景观树，和任何

一株开花的树没什么区别。沾染了喧

闹，惹尽了尘埃。这些梅和寺庙里的梅

是不一样的。黛玉在大观园里，属骨骼

清新非俗流之辈，却也只借到了梅魂。

只有庵里的妙玉，才是借到了梅骨。寺

庙里的梅，在经声里怀上佛胎，在花朵里

修行，是佛缘。寺庙因为梅的衬托而有

了庙宇该有的气息，是一种圆满。

有梅的寺庙，在永康只普明禅寺

有。普明禅寺的梅植于谷地，暮晚时分

天光下沉，地气聚拢，风吹过，梅花的香

不是散飘了去，而是凝做一团，停驻山

谷。人立于梅树下，往往忘记了自己是

人，以为自己也可以就地变成一株梅

树，哪也不去，不寻寻觅觅，也能等到那

个要等的人。《牡丹亭》中杜丽娘问柳梦

梅“因何到此”，柳梦梅答：“为着你如花

美眷，似水流年。”普明禅寺的梅不问我

因何到此，梅知我来是因着它的花开。

其实花未开时，我已来过。来过之后就

在心里一日一日地计算着花期，花该开

了，我按捺着不来；花开了，我还是按捺

着不来；花开得正好，我才来。

从古至今，为梅而痴者众，只是龚自

珍作《病梅馆记》后，所有人都从同一个

视角看梅，于是再多的人看梅，也如同一

个人看梅。人们看女人的美学法则倒是

几经变化，唐时以肥为美，宋时以金莲为

美，明以贞节为美。到了现代，以骨感为

美，以白为美，以露得多为美。

看女人，看的是女人的动态，言行

举止都在其中。看梅，看的是静态。人

把梅定格在画面上，从美学层面上升到

哲学层面，这个层面和喜悦没有多大的

关系，和学问有关系。这是学院派喜欢

做的事。他们用意识形态看梅，用形而

上看梅，却很少用意识流看梅。其实梅

是否曲，是否瘦，是否病，是否疏，是否

深浅两般红，都是表象。古堰画乡有几

棵老得成精的古樟树，枝干肆意，它们

的美是自己长成的，没有人能够去修剪

它们，或者指定它们该怎么长。梅也一

样，一株梅，它想长成的样子，就是梅该

有的样子。人为梅操碎了心，都是人的

虚妄之想。

普明禅寺那株二百年的老梅是从民

间寻来的，梅枝横斜，绿梅稀疏，它用二

百年的时光长成了梅的美学经典。暮晚

里看，梅花像银河系里的星星，闪烁着微

茫而冷的光。天一点一点暗下去的时

候，梅却一点一点地亮起来，那梅清冷而

遥远，仿佛不在人间。梅树下看梅的人，

也生出自己不在人间的念头。

老梅紧挨着大殿，明修师父诵经，

老梅比别的梅先听到。一株梅日日听

着经声，年年听着经声，听了几百年，就

算性本草木，不参悟也参悟了。这大概

是种在寺庙的梅活得比较长的原因。

普明禅寺的老梅在经声里呈现出打坐

的形态。枯枝看似死去，梅魂似有若

无，老梅从容相待，该开几朵花，就开几

朵花。不需人提点，老梅自然而然从美

学层面升华到了佛学层面。

我心里突然起了念头，想去看看老

梅原来生长的地方。我知道一念起，即

是执念；一念起，亦有它的因和果。比

如今夜抱琴而来的攀，去年十月，他在

一棵不开花的树下起了念头，想要在梅

花开时，坐于梅树下弹一曲梅花三弄。

他起念时普明禅寺旁尚是一片荒地，他

起念时明修师父开始筹备着种下梅

林。梅开得正好时，赏梅人相约提着马

灯来看梅。马灯挂在梅树上，梅树下铺

一匹蓝色染布，攀抱来琴坐于梅树下，

那弹琴的美少年，美如英，美如玉。他

的琴音似梅花飘落。琴音中，有梅施施

然落在攀的肩头，风吹一下，梅花魂魄

般附在攀身上，怎么也吹不走。梅是有

灵性的，他曲未通，梅意已通。听了攀

琴声的梅，在攀离去后，或许会起相

思。明年攀若不来，他坐过的那株梅

树，定会梅花不开。

站在马灯的暗影里，我已是泪暗

悬。我问自己，这是哪里？我因何来到

这里？这么多的梅，又是为着什么才来

到这里？这么多的人，也定是为着什么

才来到这里。被马灯照亮的梅是虚幻；

弹琴的美少年是虚幻；听琴的人、赏梅

的人、种下梅花的人，皆是虚幻；就连这

寺，也是虚幻。普明禅寺在地球上的太

平湖畔，在银河系，在宇宙。寺是漂浮、

微茫和尘埃，寺也是永恒和无限。

永康颂

颂我永康，地灵之邦。
通联四海，毗邻六芳。
山接括苍，水汇钱江。
清明山色，潋滟水光。
灵湖撒网，太平鱼仓。
方岩赫灵，五指朝阳。
岩翁福地，石城画廊。
美丽之州，堪比天堂。

颂我永康，文献之邦。
盘古开天，五帝三皇。
人猿揖别，始开智商。
舜耕历山，垦地种粮。
轩辕铸鼎，化石成钢。
庙山遗址，万年沧桑。
老村古镇，承载辉煌。
吴帝赐名，世泽绵长。

颂我永康，人杰之邦。
代有风流，浩浩汤汤。
侍郎胡则，造福一方。
龙川陈亮，浙派主张。
才女绛雪，刚烈无双。
道台宝时，上海通商。
督军公望，功立浙江。
里仁贤达，磅礴洪荒。

颂我永康，红色之邦。
土地革命，建党扛枪。
工农暴动，赤旗高扬。
抗日烽火，敌后沙场。
省府驻地，合力救亡。
解放战争，游击武装。
民主建政，剿灭匪帮。
血肉长城，慨当以慷。

颂我永康，教化之邦。
五峰书院，东莱讲堂。
壮元榜眼，道德文章。
教书育人，功德无疆。
尊师重教，强校名庠。
增量提质，复兴隆昌。
千名博士，报国助乡。
人才摇篮，未来栋梁。

颂我永康，物华之邦。
橘红茶绿，鱼肥稻香。
肉饼豆腐，蔗糖生姜。
铸铜打铁，衡器度量，
大国工匠，五金滥觞。
非遗产品，精神食粮。
十八蝴蝶，渡海出洋。
九狮舞蹈，长盛未央。

颂我永康，实业之邦。
并举义利，相藉工商。
草根创业，臥雪履霜。
走南闯北，时代担当。
创新开放，挈领提纲。
转型升级，浴火凤凰。
应时顺势，名列百强。
仰望星空，卓越永商。

颂我永康，圆梦之邦。
政通人和，全面小康。
殊荣美誉，接踵表彰。
创业舞台，打拼道场。
奋斗不止，初心莫忘。
干在实处，走在前方。
勇立潮头，再次远航。
更上层楼，续写新章。

□陈加元

不在柳边在梅边
——普明禅寺赏梅记（一）

大舅公阿务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

房源信息
山龙小区套房转让
5313，360㎡毛坯556303
银都花苑别墅转让
5313，578㎡毛坯690816
白马郡套房转让
5313，146㎡毛坯333170
紫荆花园套房转让
5313，88㎡精装503726
玫瑰园套房转让
5313，136㎡，四楼640567
宁兴联排别墅转让
5313，380㎡毛坯340281
高圳路正店面转让
5314，401㎡租金26万551001
丽州中路套房转让
5314，146㎡，6层有电梯，
全新装修，急转551001

厂房出租
5335九龙工业区第三层

2000㎡。13605890888
长城山背店面出租
5336 长城邮政银行对

面铜陵西路 32 号店面

1000㎡、空地400㎡出租，
可用于大型超市、餐饮、

娱乐场所13065950622

厂房出租
5341白云工业区旁边有

厂房310㎡，水电全，价
格面议18257873789

幢房转让或出租
5346芝英后城街二间575990

厂房出租
5360永康市城西工业区

灵石路有 550㎡厂房出
租。有意者电话联系：郦

女士15067955481

端头厂房出租
永化路12号，独门独户，

占地1600平方米、建筑

1800多平方米，适合淘宝、

培训班、医疗保健、私人会

所，内有厂房办公楼、宿舍、

独立小别墅，有独立庭院。

15958464542，581901

办公楼转让
5382 永 康 世 贸 中 心

北-10楼复式，156㎡精装
修 ，有 意 者 请 来 电 。

13967935835，684563

厂房仓库出租

5389 大花园附近二楼

360㎡，白云钢棚五米高
553㎡。677955，336647
花川厂房出租

5387单层800㎡，另二楼
950㎡。13306795625
厂房仓库出租

5391 车管所对面底层，

260㎡。13106252863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5392程静娇遗失永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2 月 6 日核发的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2330784MA29RM9H2M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程静娇

2019年2月23日

声 明

5394浙江蟠龙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浙江省行

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号

码为 1453541702，款项

内容为象珠污水处理厂

合同履约保证金，金额

肆万元，声明作废。

声 明

5393程帅、黄娅夫妇遗失

孩子程琪栋2016年6月

2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正

页 ），出 生 证 号 ：

P330559895，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5395永康市前仓永宝洗

车店遗失永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2011年8月19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5027647 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前仓永宝洗车店

2019年2月23日


